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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靖鸿乔靖鸿

记忆中，除了吃得差点儿、穿得
土点儿，小时候的日子大多可以用

“欢乐时光”来标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能

填饱肚子实属不易。为了让全家人
吃饱、吃舒适，母亲煞费苦心，把玉
米、高粱等粗粮做成花卷、窝头、起
糕等“花式馒头”，用苜蓿、槐花、红
薯叶等做成拌面菜，使有限、枯燥的
食物最大限度地多样化、可口化。小
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走出
农村当个“干事的”，经常给爷爷和
父母买点好吃的，孝敬他们。

那时候，家里老少一年四季的
衣服、鞋帽，大多要靠母亲把棉花纺
成线，棉线织成布，再漂染之后，做
成衣服、裤子或者单鞋、棉鞋。几乎
每天晚上，我和弟、妹都是在母亲嘤
嘤嗡嗡的纺线声，或咔嗒咔嗒的织
布声中入睡的。因为想多看会儿小
人书，或多听会儿父亲讲故事，我实
在不想早点睡觉，觉着像爸妈那样
想啥时候睡就啥时候睡才美呢。幼
小的我不知道，为了一家人的冬棉
夏单、吃穿住用，忙完地里忙家里、

天天早起晚睡的父母该有多么辛苦
和不容易。

放了学，我们这些孩子尽可以
满巷跑，推门就进，连喊带叫。到了饭
点，不管在谁家，拉个板凳坐下就吃，
大家都习以为常，也不见外。谁家做
炖肉、炸油饼、包饺子等稀罕饭，都会
给左邻右舍送点儿尝尝。邻里之间，
吃的是饭食，尝的是情谊，穷日子也
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最大的乐趣是看电影，在
学校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碰上村里
放电影，全村男女老少能走动的都
会去。因为人多，小孩子大多时候在
银幕后边看，里边的人举手投足都
是反着的，别有情趣。尽管没有字
幕、声音听不太清，有时候一部电影
能看三五遍，但每回都看得津津有
味，不到“剧终”，决不离场。

礼拜天或是放了假，吃过早饭，
我就会叫上巷里的三五个伙伴，一
人一把镰刀，身上挎一个或大或小、
或圆或方的竹筐，去地头、田埂、树
行或路边割草。人较多时，我们就会
去村北的沟里。一条南北向的沟，七
八百米长、十来八米深，两边的土崖
长满了酸枣树、磨盘草、白蒿、灰条

等杂草、灌木。割草时，得边挑拣边
割，既要注意安全，还不能把蒺藜、
枣刺等夹杂其中，扎伤了家里的牲
畜可是要挨骂的。

更多时候，割草是个冠冕堂皇、
百试不爽的理由。孩子们三五一伙
地出去，热闹好玩，人多胆大，还可
以顺便玩藏猫猫等游戏。

夏天的夜晚，酷热难耐，父亲就
从房里扯根电线，在院子里安一个
200瓦的大灯泡，把院里枣树、槐树
下的土扫扫干净，拉一个大凉席一
铺，再给每个人一把蒲扇。母亲或纺
线、或织布，同父亲拉扯着村里的闲
闻趣事。我则捧着一本或半新半旧、
或有头没尾、或没头有尾的书看。印
象最深的，是一本《三侠五义》，正看
到热闹的地方，后面没了，可把我急
坏了，就让父亲到处去找剩下的，问
了好多人也没找到。后来我到乡里
上中学，才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完整
的《三侠五义》，算是了了一个长达
数年的愿望。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书籍
给了我和许多农村孩子一个极其丰
富的精神世界，伴我们度过了童年。

童年的时光，依旧色彩斑斓。

童年时光童年时光

□畅满增

运气

莫把平台当本事
莫把运气当能力

平台≠本事
本事≠运气
运气≠能力
能力≠成功

但是
成功常常是

因为努力中遇到了运气

何为幸运？

五个“+”号都可诠释:
——努力+实力
——实力+运气
——天时+地利
——心思+本事
——本事+运气

人生如戏

虽然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但是
学不苦则思不进
思不苦则智不开
身不苦则禄不厚
心不苦则道不生
道不生则业不成
德不厚则物不丰

实力为王

虽然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但要清醒:

水太深 浪太大
没有实力少说话

大道至简 实力为王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德不配位 必遭其罪
光靠运气 肯定没戏
侥幸心理 必出问题

“运气”杞悟（联想）四句

□张李文

大学刚毕业那会，
初入职场的我有幸结识
了徐玫阿姨。我们渐渐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
为知己。

她曾是《天津日报》
的一名记者，拥有深厚
的文字功底。如今她已
94岁，仍保持着写文章
的好习惯，如同一位岁
月的守望者，记录着时
光的流转。

徐玫阿姨的生活哲
学，如同她笔下的文字，
细腻深刻。她能在一杯
茶的香气中，感受生活
的宁静；在一朵花的绽
放中，感悟生命的奇迹。
她教会了我，生活的美
好不在于宏大的场面，
而在于那些被忽略的细
微之处。

她偶尔会把自己的
近照发给我。照片中的
她，坐在洒满阳光的窗
台旁，脸上洋溢着笑容，
前面摆放着她喜爱的鲜
花，背后的架子上摆满
了她和家人的照片。

她还会与我分享儿
孙们玩耍的趣事，或是
老友同窗的温馨故事。
每次收到她的信息，我
都会看得很认真，仿佛
透过屏幕，能感受到她
文字背后的故事和情
感。我总是第一时间给
她答复，用一行行文字
表达我的感动和赞赏，
同时不忘送上一些表示
赞同的手势和花朵表
情，期待能为她缤纷的
生活添一抹色彩。

她教会我捕捉生活
中的小美好，同时也鼓
励我勇敢抵御生活中的
风风雨雨。婚后生活的
失意，曾让我的世界变
得灰暗。也就是那时，我
有幸读了徐玫阿姨的
《一生情 长相忆》一
书，里面讲述了她和老
伴王玉林叔叔相知、相
伴、相守的故事。她的每
一个文字如同春风化
雨，滋润着我干涸的心
田。我觉得自己应该坚
强、振作起来。

徐玫阿姨不仅是我
情感的慰藉，也是我写
作路上的导师。她笔下
的同窗情谊和真实故事
深深打动了我，激励我
重新拾起笔，记录生活
中的美好时光，这也是
我文学道路的开始。有
一次，我把一篇刚完成
的文章发到她的邮箱。
她看到后第一时间打来
电话，耐心地指导我。每
次我稍有进步，她都会
对我大加赞赏，这也让
我对写作更加充满热
情。

徐玫阿姨，好似我
人生的灯塔。她的生活态
度、她的写作风格、她的
每一个微笑，都为我的心
灵成长提供了养分。是她
让我明白，生活不必刻意
追求非凡，因为真正的非
凡就藏在那些平凡的日
常中。她的品德如同星
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也温暖了我。

衷心地祝福她，愿
她的生活如同她的文字
一样，永远充满阳光。

点亮星光的人
□王守忠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现代化的
生活用品虽然很多，但从前的老物
件总让人难以割舍。

在我家厨房墙角的桌子上，放
着一个上大下小、油光发亮的小酱
瓮，高二尺许，口径一尺。从我记事
起，家里厨房几经变迁，但这个老酱
瓮一直在。每次炒菜做饭，放上一点
老面酱，顿觉香味扑鼻，美上舌尖。

后来听母亲说，这个酱瓮是她
跟父亲结婚后从舅家带过来的。那
些年乡下人生活困难，夏天吃菜靠
的是地里种的瓜瓜或野菜，一到冬
天上下顿就全靠“馍馍蘸酱美太太”
过日子了，所以，每到夏天入伏后，
母亲都要晒几大盆酱，一种是黄面
酱，一种是黄豆酱。

母亲做面酱时，总是先蒸一大
锅“死面馍”。待馍出锅晾凉后，用刀
切成一个个一寸见方的小块，装进
干净的瓦瓮中，上面放上椿树叶，再
拿一块干净密实的白棉布罩住瓮

口，用一根麻绳箍好后，找块平整木
板盖上，放在阴暗处捂上五天至七
天，母亲说这叫“沤酱”。

等捂的酱长出许多霉菌丝后，
下一步是“泼酱”。所谓“泼酱”，就是
把带菌丝的馍块按需分别放入几个
盆内，将事先准备好的凉开水倒入
其中。这工序看似简单，功夫全在熬
制的泼酱水中。烧凉开水时里面要
按照比例加入食盐、花椒粉、茴香面
等佐料。水晾凉后才能倒入盆中，既
不能多，也不能少，以淹没沤的馍块
为宜。浸泡的酱块变软后，用一个小
擀面杖反复搅拌，最后搅成糊糊，放
在烈日下暴晒。

母亲说，想做出好面酱一定要
手脚勤快，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一
定要多搅几次，这样才能把酱晒透，
所以，不管中午多热，她过一会儿就
要去搅动一次。三伏天的太阳毒，母
亲怕晒伤我们，这活儿基本都是她
来干。待盆里的酱晒到色泽透亮、质
地黏稠拉丝、酱香扑鼻时，母亲便将
这些晒好的面酱装入那口老酱瓮之

中，以备食用。
母亲做的面酱，不仅色泽金黄，

香味浓郁，而且十分干净卫生。晒酱
时为了防止灰尘、蚊蝇，每年她都扯
一块新的窗纱，裁好缝好，盖在盆
上。夏天多雨，晒酱最怕雨淋。母亲
每天晚上都要将那几盆酱端回屋
里，第二天太阳出来再端出去，如此
反复，母亲从不嫌麻烦，也从来没使
唤过我们一次。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兄妹
四人就是吃着“馍馍蘸酱”长大的。后
来我们外出上学，每次去学校，母亲
都要给我们带一小瓶酱，里面再放
点蒜和油辣椒，让我们与同学共享。
再后来，我们参加了工作，但每次回
家临走时都忘不了从老酱瓮中挖一
大瓶母亲晒的面酱。

如今，母亲已离我们而去，但每
次回家，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打开那
个酱瓮看看。虽然今生再也吃不上
母亲为我们晒制的面酱了，但浓浓
的酱香味和伟大的母爱将永远留在
我的心底。

家中那个老酱瓮

□林智宏

前段时间回村吃了两家宴席
后，竟然不想返回县城了。因为，乡
下除了有我的朋友外，还有不同于
城市里的空气和阳光。

十几年前，我在村子的北边盖
起了一座小院。院子远离村南的交
通要道，相对而言比较静谧。我们当
地盖房，一般都是北房为上，西房为
下且与门洞相连，进了大门就是西
房，因此经常习惯住在西房里。西房
不仅进出方便，主要是早晨最早接
受阳光的“青睐”，躺在床上就可以
慵懒地享受难得的日光浴，让人感
到无比舒适。

每次回到乡下，我都不想早早

起来，也可以说是“醒不来”。往往是
清脆美妙的鸟叫声把我吵醒后，我
睁开蒙眬的双眼，再被透过窗帘的
阳光彻底叫醒。我拉长拽展身子，睁
大眼睛望着窗户，享受着阳光的照
射，顿觉很是舒服。这种独特的享
受，是在喧嚣的城市里、在狭小的格
式住宅里几乎没有的。

我喜欢乡下的阳光，是自小就
开始的。小时候上学，总是踏着黎明
前的黑暗去，只有星期天或是假期
才可以睡懒觉。经常是太阳一竿子
高了，奶奶附在我耳边喋喋不休：

“飞虫叫，叫懒劳，懒劳睡得不起哩，
飞虫气得打滚哩。”少年时期，早晨
的阳光连同阳光下披着柔光的奶
奶，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深刻印象。

去年，我在院子的花圃里栽了
两株葡萄树，今年它的枝条长得已
有两三米长了。前不久，我用圆钢搭
起了葡萄架，枝条上架，准备以逸待
劳呢。其实，老家已经没有一个亲人
了，我不需要经常回去。我栽葡萄树
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心”，能够经常
回去，和那些已是老头子的发小再
热闹热闹，享受乡下的宁静，乡下的
空气，晒晒乡下的阳光。

我伸伸懒腰、洗漱，然后走出屋
子，蹲在花圃边，凝视着茁壮成长、
盎然向上的葡萄树，理理枝条，浇浇
水，享受着麻雀、喜鹊、燕子、灰鸽子
欢愉的叫声，嗅着清新芬芳的空气，
沉浸在满院温馨的阳光之中。

美，乡下的阳光真好！

乡下的阳光




